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，马洪翰成为悲剧人物，但 多只能算是中国式的
悲剧人物。他在事业、家庭的种种巨变中感到无所适从，但他不会考虑“我从
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”这些关于人的本质的终极问题。这种悲剧，是人与人、
人与社会的失调，只能是老人式的悲哀。  
  全剧是一个圆形的结构。用好的词汇讲，是圆润：序与尾声的前后照应，
里面的矛盾也激烈，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；用坏的词汇讲，是圆滑，就象
一个球，没棱没角的，温和，但震撼也消融在温和当中了。不信，你来看，虽
有银行派与票号派激烈的争斗使我们心情澎湃，瑶琴的结婚失败使我们落泪，
认子的戏中戏更是妙不可言，但从整体上来看，丰德破产有地下金库来补救；
瑶琴结婚不成有去上学来补救；儿子不子承父业有儿子认定“戏如人生”才是
好的归宿来补救；就连老太太的坐化而亡也是寿寝正终的表现。所有的这些
补救使剧作中所有的喜悦、愤怒、痛苦等多彩的情绪都随着剧的结束而烟消云
散了。也许有人会讲，问题的解决就是全剧的结束，多圆满啊，我也这样认
为，但没有过多的回味，也是很可惜的。 
 
